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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月的變形──《聊齋誌異．嫦娥》 
刁偉源  游蕙禎 
 
一. 嫦娥神話的起源 
 
嫦娥神話的起源，有謂最早見於已亡佚的《歸藏》。後世有注引《歸藏》之
文者如謝莊《月賦》：「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300、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昔
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301。劉勰《文心雕龍．諸子》亦有
提及《歸藏》載嫦娥奔月之事：「《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
奔月」302。可見羿與嫦娥當時在文獻中並列記載，因一人斃日、一人奔月，兩者
與天體有所連繫。《歸藏》於漢前已成書，故嫦娥奔月的神話應在漢前已出現。
清代學者畢沅則從從音韻角度，分析嫦娥的原型乃帝俊之妻常羲：「尚儀即常儀，
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常娥之鄙言。」303值得留意的是，常羲為月之母，而嫦娥
則是「奔月為月精」。《山海經》記載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304，可見她是
月亮主神。 
 
 
二. 嫦娥神話的發展 
 
漢初《淮南子．覽冥訓》載嫦娥神話：「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
奔月」305，據《初學記》所載，古本另有「托身於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306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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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莊：〈月賦〉：「集素娥於后庭。」，李善引《周易歸藏》注：「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見梁昭明太子撰，蕭統輯，李善并五臣註：《文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600。 
301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娥月寢耀。」李善引《周易歸藏》注：「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
之藥服之，遂奔為月精。」見梁昭明太子撰，蕭統輯，李善并五臣註：《文選》（上海：商
務印書館，1936 年），頁 2609。註 300、註 301 參考李立：《神話視閾下的文學解讀──以
漢唐文學類型化演變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4。 
302
 劉勰撰，黃叔琳注：《文心雕龍．諸子（第十七）》（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 年），頁 51。 
303
 《呂氏春秋．勿躬》：「尚儀作占月。」，畢沅注云：「尚儀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
有嫦娥之鄙言。」見呂不韋著，高誘註：《呂氏春秋．審分覽．勿躬》（上海：上海古籍，
1989 年），頁 145-146。 
304
 袁珂：《山海經全譯．大荒西經》（貴州：貴州人民，1991 年），頁 299。參考袁珂選譯：
《神話選譯百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106。 
305
 熊禮匯注譯，侯迺慧校閱：《新譯淮南子》（台北：三民書局，1997 年），頁 300-301。 
306
 《初學記．卷一．天部上》：「『姮娥月 少女風』注：《淮南子》曰：羿請不死藥于西王
母，羿妻姮娥竊之奔月，托身於月，是為月精。」見徐堅撰：《初學記》（台北：新興書局，
1972 年），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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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307。羿成了嫦娥擁有不死藥的來源，後人將兩人的故事合二為一，令《歸藏》
之「斃日」、「奔月」情節有所連繫。後有東漢許慎、高誘為《淮南子》作註時，
添上「姮娥，羿妻也」308之補充309，可見漢時的記載添上不死藥的由來、羿與嫦
娥的夫妻關係等其他細節，令此神話基本定型。有云嫦娥於後之所以成為羿妻，
是基於漢時普遍視女性依附於男性，身為女性的嫦娥不能接觸外人，故必須以其
夫羿為中間人，先由羿從西王母手中得不死藥，方能有嫦娥竊藥的情節。繼《淮
南子》後，張衡《靈憲》亦提及嫦娥奔月的神話：「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
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
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310此處除了再為嫦娥神話添上細節外，
更反映了漢代人們之所以對這則神話有正面評價，主要是因嫦娥竊藥而得長生的
緣故。 
 
嫦娥神話至唐宋代，其「孤」的性質被後人放大。唐代多有載嫦娥神話之
詩，這些作品大多為詩人自喻，如羅隱《秋夕對月》有「姮娥謾偷藥，長寡老中
間」311之句，李白《把酒問月》有「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栖與誰鄰」312之句，
反映詩人孤寂之情；而元代陶宗儀《說郛》《三余帖》謂：「嫦娥奔月後，羿晝夜
思惟成疾。正月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
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米粉在丸團，團如月，置室西北方，
呼夫人之名，三夕可降。』如期果降，復為夫婦如初。」313《說郛》一書以收錄
前代筆記為主，這則嫦娥神話基本承襲嫦娥奔月的情節而成。當中有嫦娥后羿夫
妻重逢的情節，正是因原有神話中嫦娥離開夫婿的孤獨形象，衍生此種傳說。可
見自唐宋以來，人們對嫦娥神話的關注從其「不死」的元素，轉移至其「孤」的
性質。  
 
與此同時，嫦娥神話在唐宋又有顛覆性的改變。宋代李昉《太平廣記》載
天水趙旭與「嫦娥女」之事：「夜深，忽聞窗外有一女子呼青夫人。旭驚駭，問
青童。答曰：『同宮女子相尋爾，勿應。』女子乃扣拄歌曰：『月露飄飄星漢斜，
獨行窈窕浮零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旭乃起，迎之。見一神
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
曳風，璀璨心目。旭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之後，三人既同歡
洽。」314文中三人包括了在前文出現，與趙旭歡好的神女青童。觀「嫦娥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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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神話視閾下的文學解讀──以漢唐文學類型化演變為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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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305，頁 302。 
309
 胡萬川：〈嫦娥奔月神話源流〉，《歷史月刊》，140 卷期數不詳（1999 年），頁 49。 
310
 同註 307，頁 56。 
311
 蔣祖怡選注：《羅隱詩選》（杭州：浙江古籍，1987 年），頁 111。 
312
 馬千里選注：《李白詩選》（香港：三聯，1998 年），227 頁。 
313
 同上，頁 57-58。 
314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第六十五．女仙十．趙旭》（北京：中華，1961 年），頁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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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其無疑屬於月宮神女；而青童謂「嫦娥女」為同宮女子，則可知青童亦為月
宮神女。這則記載除了增添一位神女外，更在情節上偏離原神話，其「兩女一男」
的人物設定已近似於清代蒲松齡的嫦娥神話。 
 
 
三. 嫦娥形象的轉變 
 
嫦娥自漢唐至清，其形象隨著神話情節增加變得更為具體。漢初主要記載
嫦娥得到不死藥奔月的情節，其重點在「不死」的性質。有論者謂，《靈憲》中
黃以占卦肯定嫦娥奔月之事的態度，反映漢時人們「在對永恆生命的追求上，重
要的是能夠獲得一個好結果，為了達到好的結果，任何手段、方法、方式和途徑
都可以運用」315。可見嫦娥至此仍單純地代表追求永生的精神。自唐後，嫦娥的
形象被「凡人化」。有學者謂：「詩人往往從『家』的角度出發審視嫦娥的奔月事
件，看待嫦娥奔月行為。如此，嫦娥的所作所為便具有了一種『背夫棄家』的性
質」316，而這反映了自唐代起，人們的關注點轉移至嫦娥奔月的後果：永世獨居
於月中，不得與羿夫妻相聚。上述部分有關嫦娥神話的文學作品，都著重描寫嫦
娥的「孤」，因而衍生夫妻團圓的情節，或衍生如《太平廣記》、《聊齋誌異》中
月宮女子主動與凡間男子結合的描寫。兩者都是基於原有神話的「缺陷」加以圓
滿，使嫦娥除了有「不死」的性質，更有「孤寂」、因「久居清禁」而追求家庭
愛情的凡人情感，其形象更貼合嫦娥本為凡間女子，服藥後「奔月為月精」的背
景。 
 
 
四. 《聊齋誌異．嫦娥》內容簡介 
 
《聊齋》一文寫太原宗子美隨父遊廣陵，經紅橋時見林嫗家中一女喚嫦娥。
宗子美對其一見鍾情，其父更與林嫗戲言為兩人訂親。一年後宗生父母去世，於
守孝期將滿時他向林嫗重提婚事。豈料林嫗反悔，更言只有宗生付她五百金方能
娶得嫦娥，宗生遂放棄。此時西鄰寡婦有女名顛當，宗生以送禮之名接近她。宗
生於顛當踰牆借火時與她相好，並許下嫁娶之諾。一日宗生經紅橋又見嫦娥，嫦
娥責其背約，並贈他一錠金以解林嫗之難。宗生娶嫦娥後家中暴富，嫦娥亦善與
宗生嬉戲。一夜有盜撬門入宗生之宅，並把嫦娥擄走。宗生數年遍尋嫦娥不獲，
以赴試之名入京繼續尋人。一日宗生路過姚巷，碰見蓬頭垢面的顛當，知其自上
次一別後被擄走，賣至惡人旗下。宗生欲為顛當贖身，二人翌日相見於西城叢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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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顛當回復其光鮮面貌，謂昨日只為試探宗生；又謂自己略知嫦娥行蹤，然後
為宗生引路尋西山老尼。宗生於西山老尼處見嫦娥與兩三名女子一同走來，上前
相認。嫦娥此時坦承自己乃被謫嫦娥，居於凡間限期已滿，於是假托寇劫回到天
上，並謂可為他娶來顛當。宗生不聽，嫦娥突然消失，宗生自縊，嫦娥將他救醒，
並隨其返家，期間宗生從嫦娥口中得知顛當為西山狐。嫦娥返家後一反嬉戲之態
不輕諧笑，唯暗中教顛當與宗生狎戲。然而顛當宗生嬉鬧無制，以致全府皆仿效
二人狎戲。直至一婢模仿楊妃時意外跌死，嫦娥將婢救活，命該婢父親將其領回
家，該婢暴卒家中。嫦娥責備了顛當等人後，宗生宅中自此清肅。嫦娥後以左右
脅生一子一女，皆與大族論婚。 
 
 
五. 文本互涉 
 
《聊齋》裡的嫦娥似乎跟傳統認知的嫦娥並沒有共通點，但是如果以兩者
進行互涉，可以發現其實兩者有著一定的象徵和關連。 
 
傳統神話裡的嫦娥 《聊齋》裡的嫦娥 
為羿的妻子 成親後成為宗子美的妻子 
奔月，離開人間 借寇劫離開，準備重返天界 
獨居月宮 守禮自持，不與宗生同房 
 
上表指出傳統神話與《聊齋誌異．嫦娥》關鍵情節的吻合之處：傳統神話
與《聊齋》中的嫦娥皆經歷一段與男子成親的情節──傳統神話裏嫦娥嫁於羿，
《聊齋》中的嫦娥嫁予宗子美。傳統神話中極少提及嫦娥與羿的成親情節，只交
代兩人乃夫妻關係；《聊齋》則詳寫宗子美對嫦娥忘忘不念、嫦娥贈金予宗生以
解林嫗之難，使兩人順利成婚。然而不論傳統神話還是《聊齋》，皆先將嫦娥置
於一段婚姻關係之中，以造就第二個關鍵情節──奔月。 
 
傳統神話與《聊齋》裏的嫦娥皆有離開夫婿的情節，前者以不死藥奔月，
後者托寇劫離開，並準備返回天界。值得注意的是，兩篇作品中的嫦娥皆是倚靠
外力離開夫婿，如傳統神話中的不死藥，和《聊齋》中的寇劫；而兩篇作品中的
嫦娥皆是以離開夫婿的過程，使自己從凡人之身或被謫神仙化為月宮神女。不論
是傳統神話還是《聊齋》，皆強調嫦娥在離開丈夫後得到蛻變，這又與《聊齋》
中的成長母題有關，下部份將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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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關鍵情節，是嫦娥在「蛻變」後的形象變化。傳統神話寫嫦娥獨守
月宮，雖然後人在此神話中加上玉兔、吳剛兩角色，但兩者只在月中，並非與嫦
娥同住一宮。《聊齋》中的嫦娥自寇劫回歸宗子美家後，蒲松齡著力描寫其莊重
不輕言笑、喜愛獨宿的形象。這與傳統神話中嫦娥獨居月宮非常相似：兩篇作品
中的嫦娥皆獨處於居，而外面分別有玉兔吳剛、宗生顛當，表面同住一處，實則
嫦娥將自己孤立於居中。 
 
而嫦娥本身亦跟「月精」的形象有共通之處。文本中嫦娥施法模仿古代美
人，是「傚飛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317。其中「長短肥
瘦」的外表變化與月亮時圓時缺的性質吻合，蒲松齡將嫦娥的諧謔之戲加入了月
亮特有的元素，暗示嫦娥正是月宮神仙。 
 
值得注意的是，《聊齋》的嫦娥同樣有著由凡人蛻變為仙女的過程，這與「嫦
娥奔月」的神話是非常相似的。《聊齋》的嫦娥起初以凡人之態出現，與宗子美
成親，二人在房間內經常嬉笑狎戲。直到假寇來劫，宗子美苦苦追尋，挽留不果
自縊，最後嫦娥失而復得。可是，嫦娥從此成了一副「仙女」之態，不但不肯與
宗生同房同枕，對於宗生與顛當的狎戲嬉樂更是多番規勸，是一種高高在上且純
潔的形象。還有多處地方表明了嫦娥復歸神仙身份： 
 
1. 經常盤腿打坐，雙目閉合（神女典型形象） 
2. 助婢女起死回生（神力的表現） 
3. 脇下生子（久獨宿而感生） 
 
這個由凡人到神仙的轉變過程是非常明顯的，與嫦娥神話中偷仙藥，奔月
成仙，當中的蛻變、成仙元素是一致的。 
 
 
六. 《嫦娥》中的成長母題 
 
《聊齋誌異．嫦娥》中的人物共有兩次成長。與所謂「成長小說」不同的
是，文本中的角色並沒有經過大歷練，比如第一次成長是嫦娥在一次神與凡人的
抉擇之後得到蛻變；第二次成長是婢女扮楊妃跌死，嫦娥斥責眾人後，顛當、宗
子美等人脫去善諧謔的品性，與嫦娥一般持重不輕言笑。 
 
嫦娥性格的前後對比是非常鮮明的：前者狎戲諧謔，後者成熟持重。在這
個母題下，成熟持重的嫦娥就是「成長了」的角色，這也許是蒲松齡所默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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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完美女性典範：成熟、有分寸，而且是不可侵犯的仙女形象。寇劫前的嫦娥就
如凡人一般，是一個溫順妻子的角色，討宗子美歡心、鼓勵宗子美與顛當見面。
她的神女身份只在裝扮古代美人，以及宗家財富暴增兩點可以推測而知。而嫦娥
身為月宮神女，其於人間的出身卻不甚顯赫。從林嫗將其從小「以奇貨居之」的
態度可見，林嫗並非一般良家婦女，甚至近似於妓院的老鴇角色，才會在宗子美
求親時與其索要五百金。當時嫦娥的舉止亦不似一般養在深閨、足不出戶的尋常
女子。她能以自己美麗的外表使宗生念念不忘，甚至當宗生經過紅橋時「招之以
手」，反映蒲松齡將嫦娥作妓化的描寫。正因如此，嫦娥於文本中兩個階段的成
長更為明顯。從嫦娥贈金予宗子美、裝扮各式美人等閨房之樂，可見此時的她對
宗子美的情不加掩飾，甚至在宗生自縊時，嫦娥將他救回，並喚宗生為「癡郎」，
她對宗生的情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寇劫後，嫦娥不再與宗生親近，反而教顛當
狎戲之事，這是她以禮壓制對宗生之情。此時的嫦娥經歷了凡人或神的掙扎，性
格被改造，提升至半人半神的層次。這也反映了嫦娥似是完美的「神格」，其實
是有一點凡性在裡面的。雖然嫦娥不再扮裝狎戲，卻「密教顛當為之」318，縱容
顛當與宗子美嬉鬧無度；當顛當對嫦娥「口銜鳳鉤（腳尖），微觸以齒」，嫦娥是
「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319，可見嫦娥
凡性未盡。這是嫦娥第一階段的成長。 
 
第二次成長則是嫦娥決意整治府中狎戲之風，使得宗家自此清肅。此次成
長的誘因是有婢女因狎戲而死，顛當和宗子美始知自己犯下大錯，「大眾懼，急
白主人」320。宗家上下平日狎戲嬉鬧無度，只有經歷性格成長、擁有神力的嫦娥
能解決此事。事後不論嫦娥，抑或顛當、宗子美，其「情」被「禮」完全取代，
完成其成長過程。除此之外，嫦娥在這兩個階段也從為人妻子，成長至為人母的
角色：為人妻子時的嫦娥，極力討好取悅夫婿，而當嫦娥在文本後期處理婢女跌
死之事時，已有當家主母之風；最後她感生誕下一子一女，「皆與論婚於世家」321，
這除了因為嫦娥有神力外，更反映其教子得宜，使宗家成為世家大族。 
 
 
七. 《嫦娥》中嫦娥的形象 
 
在《聊齋》中，嫦娥的形象比往昔的嫦娥神話更為豐富，亦更近似於凡人。
除了描寫她美麗的外貌外，蒲松齡更以曲筆寫其聰明才智。文本中嫦娥在得知顛
當勸宗子美專心於嫦娥時，她慫恿宗子美納顛當為妾，更藉自己歸寧，使宗生與
顛當見面。唯嫦娥囑咐宗生要偷取顛當的佩囊。宗生與顛當見面時先與其商量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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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之事，顛當卻「言勿急。及解衿狎笑，脅下有紫荷囊，將便摘取。顛當變色起，
曰：『君與人一心，而與妾二！負心郎！請從此絕。』宗屈意挽解，不聽，徑去。」
322文本中尚且不知紫荷囊於顛當之意義，但嫦娥明顯了解顛當心性，為趕絕顛當
使計要宗子美竊囊，目的是要使顛當主動與宗子美絕交，而自己則如置身事外，
初期更以開明的態度慫恿宗子美納顛當為妾。後來嫦娥更是自編「寇劫」之事離
開宗子美，雖然作者於文中有「室中珍玩，無少亡者」323的提示，但仍足以使宗
子美信以為橫禍。可見嫦娥甚善於使計，能使人完全無法察覺其計謀與真正目的。 
 
此外，蒲松齡給予嫦娥一種知情識趣的形象。除了上文提及她慫恿宗子美
納妾外，更善於諧謔，模仿古代美女幾可亂真：「適見美人畫卷，宗曰：『吾自謂，
如卿天下無兩，但不曾見飛燕、楊妃耳。』女笑曰：『若欲見之，此亦何難。』
乃執卷細審一過，便趨入室，對鏡修妝，傚飛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
隨時變更；風情態度，對卷逼真。」324宗子美見此果然大喜，謂「吾得一美人，
而千古之美人，皆在床闥矣！」325此處嫦娥模仿古代美人時，是「傚飛燕舞風，
又學楊妃帶醉。長短肥瘦，隨時變更」326，可見嫦娥暗中以法術變換自己的外表，
否則府中婢女剛入室時不會「不復能識，驚問其僚」327。除此之外，嫦娥自西山
返回宗家，雖然不再與宗生輕言狎戲，暗中卻教導顛當與宗生嬉鬧，可見嫦娥熟
知宗生心性，並且以顛當取悅宗子美。 
 
從嫦娥的知情識趣，又可見其對宗子美有情有義的形象。例如當初嫦娥以
金贈宗子美，使其迎娶自己。有學者謂，《聊齋》中的神女表現出對婚姻形式甚
為重視，「大部分神女一開始便以直接進入婚姻的方式下嫁」328。嫦娥便是一例。
她甚為看重宗子美父親與林嫗的訂親之言，甚至後來主動要宗子美迎娶自己。這
可反映嫦娥一開始已視宗子美為未來夫婿，也並未因為其家貧而改變自己的決
定。而嫦娥欲回歸月宮時，宗子美「大哭失聲，不欲復活，因解帶自縊」329，嫦
娥見此，終不忍心見宗子美為己殉情，於是將宗子美救活，並與他「下山賃輿而
歸」330。嫦娥若是為歷劫返回月宮而下嫁宗子美，斷不會因宗子美殉情而改變主
意留在凡間，所以嫦娥對宗子美有情是無庸置疑的。回宅後，嫦娥雖然一反之前
善諧謔之態，卻在同時暗中教顛當取悅宗生，可見她甚為關心宗生，為了使其愉
悅而不惜令其他女子與之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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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劫後：守禮自持 
 
寇劫之後嫦娥回歸宗子美家中，卻一反之前充滿情趣的形象，「恒持重不輕
諧笑」、「嫦娥樂獨宿，每辭不當夕」331，而且不容別人以自己作諧謔之對象。文
本寫一次嫦娥聽見顛當房中傳出笑聲，婢女請嫦娥往顛當房外察看：「伏窗窺之，
則見顛當凝妝作己狀，宗擁抱，呼以嫦娥。女哂而退。未幾，顛當心暴痛，急披
衣，曳宗詣嫦娥所，入門便伏。嫦娥曰：『我豈醫巫厭勝者？汝欲自捧心效西子
耳。』顛當頓首，但言知罪。女曰：『愈矣。』遂起，失笑而去。」332這段寫顛
當模仿嫦娥，卻被嫦娥教訓的事，可見嫦娥雖暗中教顛當取悅宗子美，然而不容
她以自己作諧謔之事。又如一婢在模仿楊妃時失足跌死，嫦娥訓斥宗子美時道：
「今而知為人上者，一笑顰亦不可輕。謔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
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迴圈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
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333此處可見，嫦娥了解嬉戲玩樂對人們帶來的流弊，
雖然一時之間不會被人所察覺，但這種「樂極生悲」的情況一旦發生，就是無法
彌補的大錯。 
 
 
八. 顛當於文本中的作用 
 
在《聊齋》中，顛當是一西山狐，在文中擔當僅次於嫦娥的重要角色。 
 
文本中的顛當行蹤不定，但她的出現有特定規律：她首次出現在宗子美被
林嫗拒婚之後，當時宗子美已認定自己得不到嫦娥，所以移愛顛當；嫦娥初嫁宗
子美時，顛當首次消失。第二次顛當出現是嫦娥歸寧，並因宗子美竊其佩囊大怒
而去，這同時是她第二次消失。顛當再出現時，嫦娥已被盜寇擄走數年，宗子美
於京城的姚巷與她相見，其時顛當將自己打扮成被賣走的潦倒女子，以試探宗子
美，其後又為他帶路尋找嫦娥。當嫦娥與宗子美「下山賃輿而歸」時，顛當又消
失。顛當最後一次出現，亦為宗子美納她為妾之時，自此顛當一直在故事主線之
中。從上述情節看來，顛當的出現和消失，跟嫦娥有莫大關係。嫦娥在宗子美的
生活出現時，顛當便會消失；反之亦然。 
 
除此之外，嫦娥初下嫁宗子美時善諧謔，而且會模仿古代各色美人「傚飛
燕舞風，又學楊妃帶醉」。顛當在嫁宗子美後，嫦娥教她諧謔狎戲之事，而她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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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模仿嫦娥、「龍女侍觀音」等。兩人與宗生「閨房之樂」的模式幾乎一致，顛
當在嫦娥不再諧謔時，適時取悅宗生。由上述四點可見，顛當某程度上是嫦娥的
替身，在嫦娥未有給予宗生情感上的表現時，由顛當的諧謔狎戲取代。有論者謂
「顛當與嫦娥，名為二，實則一也。人狐一體，顛當不過是嫦娥內心『狐』的一
面的形象外化，成為嫦娥非『情』返『禮』的破壞者。」334足見顛當在文中是一
個適時替代嫦娥向宗生表「情」的角色。此外，嫦娥、顛當兩者新婚時的行徑幾
乎一致，這亦暗示若嫦娥沒有經歷寇劫成仙，她的結果便會如顛當一樣犯下大錯。 
 
顛當一角比起嫦娥，更早與宗生有肌膚之親，其對宗生的方法也一直以「情」
作主導，從不掩飾自己的情感與宗生嬉戲。綜觀蒲松齡在《聊齋誌異》中對狐形
象的描寫，不論男狐還是女狐，均是人們心中欲望的形象化，就如學者李舜華所
言，「狐魅人根本上是人寂寞或飽暖思淫欲的投射，是對禮壓抑下欲望的解放」
335。這種欲望引伸至男女之事，造就了蒲松齡筆下的人狐戀作品。這便能解釋顛
當前期的行蹤不定，以及後期對宗子美以至嫦娥的諧謔媚惑，是源自於兩人的心
理投射。前期的顛當在嫦娥消失時適時出現，並於宗子美相好，是宗子美失去嫦
娥時的心理補償；後期的顛當在嫦娥不輕諧笑時與宗子美諧謔狎戲，就仿如新婚
時的嫦娥，這亦可視為宗子美的欲望投射；與此同時，她嘗試媚惑嫦娥，「顛當
仰首，口銜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
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336嫦娥雖已為神仙，但仍保留人的情欲，因此也
一時受顛當所惑，隨即斥道「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337並「厲責之」。
可見顛當在文本中，同樣有著將人們的欲望具體化的作用。 
 
除上述兩點外，文本中的顛當既畏懼嫦娥，卻又同時嘗試挑引她內心凡人
的情欲。嫦娥、顛當為一神一狐，而神又具有控制狐的能力。例如嫦娥得知顛當
扮作自己的模樣與宗生嬉戲，只是「哂而退」，顛當便「心暴痛，急披衣，曳宗
生詣嫦娥所，入門便伏」338；而嫦娥只云一句「愈矣」，顛當的心痛便立時消失，
「失笑而去」。此處蒲松齡以「詣」字描寫顛當宗生入嫦娥房，已表明顛當狐的
地位低於神女嫦娥；與此同時，嫦娥又有控制顛當的能力，因此顛當於文本中多
次表露其畏懼嫦娥之色，比如顛當誘惑嫦娥不果，於是「顛當懼，釋口投地」339；
又如自顛當誘惑嫦娥後，嫦娥「自是見顛當，每嚴御之，顛當慚懼」340，甚至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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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放棄返回天上後見顛當，責其「陷人不淺」341，顛當立刻「叩頭，但求賒死」
342。可見嫦娥能控制顛當，甚至取其性命，這亦是顛當畏懼嫦娥的主要原因。蒲
松齡寫嫦娥、顛當一神一狐之間的角力，最終由代表「禮」的神女完全控制代表
「情」的西山狐，反映由情回歸至禮乃是必然，所有眾生皆無法脫離這個適應於
當時社會的成長過程。 
 
 
九. 兩性地位逆轉 
 
《嫦娥》徹底顛覆傳統兩性地位，故事中的女主人在愛情的抉擇和家庭的權
力上都擔當了主導的角色，反而宗子美在故事中男性形象明顯被弱化了。首先宗
子美追求愛情是較為消極的，林嫗對他索要五百金以嫁嫦娥時，他自知無力負
擔，便放棄向嫦娥提親，後來更移情至顛當身上。反觀嫦娥對愛情的追求是主動
的，即使宗生與顛當已訂下婚約，她毫不為意，反而一直主動協助宗生處理這段
複雜的關係。嫦娥宗生成婚後，嫦娥因下凡期限已滿而須重返天界，便毅然借寇
劫，一聲不響離開宗生。雖然後來宗生自縊，嫦娥於心不忍返回宗生身邊，但是
她對愛情那種勇敢和果斷，是不容置疑的。反觀宗生面對愛人出走，徬徨無措，
甚至自縊殉情。文中男性的軟弱和女性的果敢成了鮮明的對比，兩性的角色在這
裡發生了一次錯位。 
 
在家庭中，嫦娥這位女性也明顯壓倒了男性宗子美，成為了當仁不讓的「一
家之主」。343故事中的宗子美在家庭中一直擔當一個諧謔的角色，經常和顛當嬉
笑狎戲，不知分寸；反觀嫦娥自別後重逢，變得成熟持重，一直訓斥宗生與顛當
狎戲胡鬧，而宗生作為丈夫，亦往往只能言聽計從，更沒有半句難辭。後來有婢
模仿貴妃摔死，宗生的反應是「閉戶端孔，莫名所措」344；嫦娥除了「自出責之」
345，更出手救活該婢，讓其父領回家，平息事件。在這次嚴重的家庭問題上，男
性顯然是無足輕重的失敗者，女性則是力挽狂瀾的主導者。這個顛覆又一次證明
兩性地位的逆轉。性別逆轉，旨在突出兩名女角的性格，並帶出文本的主題──
性格成長，以及情與禮的取向。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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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總結 
 
蒲松齡的《嫦娥》，表面看來與傳統的奔月神話毫無關連，實質上是異中見
同。其與宗子美成婚、遭遇寇劫、返回宗家的不輕諧笑，情節先後皆與奔月神話
相似。在此作品中，嫦娥的形象不再拘於「不死」和「孤寂」，而是充滿了矛盾
和層次，充分表現了凡間女子化為神女時所面對的矛盾；其次，作者增加顛當一
角作襯托，更能反映嫦娥在守禮表面下的心理掙扎，令小說中的情節更為曲折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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